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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民國 55 年考入臺大歷史系，大四那年，選修

了王老師所講授的「中國近古經濟制度」，這是我因王

老師的教導而獲益的開始。大學畢業，考入碩士班，先

服完一年兵役，然後入學，到碩士班二年級，又選修了

王老師所講授的「宋代文化史」，再次因他的教導而獲

益。這兩門課都是一學期的課，上課筆記至今我仍然保

存。從這兩門課的筆記可以看出，王老師所講授的內

容，結構相當完整，事前有很好的準備，相關的各方面

雖然講得有詳有略，但是幾乎都講到。

以「中國近古經濟制度」來說。首先是簡短的緒論，

引述了內藤虎次郎的說法，並補充了王國維和嚴復的說

法。然後以全國分成那些路來說明宋代的疆域、再說明

宋代的中央政府組織和地方政府組織。緒論之後分成

五章，第一章是宋代的田制與田賦，第二章是宋代的役

政，這是講得比較詳細的兩章；第三章是宋代的幣制，

第四章是宋代的專賣，這兩章和前兩章相比，就顯得簡

略了一些；最後第五章是遼金元朝的田制與田法，這一

章更為簡略。我對於宋代田賦與役法的許多基本知識，

可以說就是從王老師這門課上學到的。

以「宋代文化史」來說。由於這是一門研究所的課，

所以一開頭，就列舉了一些目錄、索引之類的工具書，

供我們參考，如宋晞編的《宋史論文與書籍目錄》及其

《續編》、佐伯富編的《宋代文集索引》等。接著他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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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這門課要講授的內容，包括教育及科舉、學術、社

會，但實際上，社會這部分並沒有講。接下來是導論，

說明文化的意義以及宋代文化的重要性；接著是第一章

宋代的教育、第二章宋代的科舉制度。再往後沒有第三

章，而是宋代的學術這一大項。首先分析了宋代學術發

達的原因，先講宋代的經學、接著講宋代的道學、理 

學，再接下來講宋代的史學；史學是宋代學術中講得最

詳細的一部分。

在講授的過程中，王老師除了會把一些學生不熟悉

的名詞寫在黑板上之外，也會把他引述的史料抄寫在黑

板上，兩門課都有一些圖表，在「宋代文化史」這門課

中尤其多，他也都畫在黑板上。在講到一個段落之後，

他會走下講臺，走到學生座位旁，逐一問有沒有什麼問

題。兩門課選課的人數都不多，特別是「中國近古經濟

制度」，當時有哪些同學一起上課，已經不復記憶。

王老師對臺大歷史系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的學術

研究成果豐碩，有多本專書，如《李燾父子年譜》、《王

國維年譜》、《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都是由中國學術

著作出版委員會出版；他也有多篇論文，一部分收在臺

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宋史研究論集》，以及鼎文書局

出版的《宋史研究論集》第二輯中；他編有好幾種索引，

最受到廣泛使用的，是以他為主所編成的《宋代人物傳

記索引》。這些成果，都有助於臺大歷史系名聲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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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兩岸學術界以至於國際宋史研究學界的重視。

但最重要的，應該是他為臺大歷史系培育出許多研

究生。我根據「國家圖書館」網站所登錄的博碩士論文

粗略計算，王老師指導臺大研究生的碩士論文有 24 篇，

博士論文有 4 篇。碩士論文與博士論文都由王老師指導

的有 4 人，他們是黃寬重、曹在松、劉靜貞、劉馨珺，

其中曹在松是韓國學生，畢業後回韓國任教；另外 3 人

中，黃寬重兄在學術研究、學術行政和推動學術交流幾

個方面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劉靜貞、劉馨珺也都

是大學教授，有著作出版。僅指導碩士論文的學生，有

一些後來又到其他國內外的學校取得博士學位後，任教

大專學校；即使沒有再攻讀博士學位，也有人在大專學

校任教，著作受人重視，例如何湘妃有關南宋時期王安

石評價的論文，我自己就曾經參考；據我所知，中國大

陸學者李華瑞也曾經引用。除此之外，即使並非王老師

指導的學生，其他學生也有人由於上過王老師的課，受

到他的啟發，後來在學術研究上能夠專心致志，並且任

教大學，我自己是一個例子。我和黃寬重兄就是在碩士

班時相識，他比我低一班，兩人雖然指導老師不同，但

由於當時同樣研究南宋史，結為好友至今。

我的碩士論文與博士論文都由林瑞翰老師指導，在

民國 66 年取得博士學位，博士班畢業後，有幸留系任

教。沒有想到，在我任教 16 年之後，竟和王老師共同

使用同一間研究室。我在民國 82 年從歷史系其他研究

室遷入王老師正在使用的第三研究室。在這之前，我使

用的研究室，是三人共用的；王老師所在的研究室則是

兩人使用一間。原本和王老師共用的同事恰好這時搬遷

到其他研究室，於是第三研究室空出了一個位置來。當

時的張秀蓉主任來問我，是否願意遷到第三研究室，在

我得知姚從吾老師留下的書籍仍然存放在這間研究室

後，同意了張主任的徵詢。

從此我和王老師共同使用一間研究室，直到我在民

國 102 年退休。王老師在民國 88 年退休後，由於當時

歷史系的研究室已經可以一人使用一間，所以第三研究

室並沒有其他系裡的同事遷入，王老師也因此仍然經常

回到研究室來看看，一直到我退休後必須遷出研究室，

由其他同事遷入使用為止。我和王老師從民國 82 年到

102 年，前後有 20 年之久共用此室。由於我的退休，使

得王老師無法再利用這間他曾使用多年，不僅熟悉而且

有深厚感情的研究室，是我心中一直覺得遺憾而又無可

奈何的一件事。

在這 20 年間，我和王老師共處一間研究室，獲益

於他的教導更多。我在學術會議上發表的論文，如果王

老師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一定會仔細看，提出論文中

的一些問題，特別是在古籍版本、史料引用、遣詞用句

等方面，供我參考，我因此而改正了不少的錯誤。

印象比較深刻的一次，是我在一篇論文中，引用了

陳傅良的文集，當時由於趕寫論文，只是引用了《四庫

全書》本的《止齋集》，王老師告訴我，應該要去看《四

部叢刊》本的《止齋先生文集》。我把《四部叢刊》初

編本的《止齋先生文集》找來比對，果然文字有不同之

處，《四庫全書》本修改的痕跡十分明顯。〈赴桂陽軍

擬奏事劄子二〉中的「故夷狄之禍起」，「且夷狄安能一

旦入中國哉」兩句中的「夷狄」，在《四庫全書》本中

都被改為「邊兵」了。陳傅良所說的「夷狄」，是指建

立金朝的女真人而言。顯然這樣的用詞，對同樣源出女

真，建立清朝的滿人統治者來說；或是對在清朝統治下，

參與纂修《四庫全書》的漢臣來說，都十分刺眼，所以

要把「夷狄」改為「邊兵」。自此之後，我在使用《四

庫全書》本的古籍時，十分謹慎，一定要先看看有沒有

其版本可以使用，如果確實沒有，才會使用《四庫全書》

本。

最後附帶一提的，是很多人都知道，王老師和我的

論文指導老師林瑞翰老師之間，早年不和，他們之間的

不和後來化解了，身為兩位老師的學生，深受兩位老師

的教導之益，自然樂於看到他們能夠歸於和好。這其間

的一些過程，不必細提。林老師過世，在辛亥路第二殯

儀館舉行的告別式，王老師也參加了，當其他同事都已

離開，王老師仍然一直留到最後，親自送林老師的遺體

入焚化爐火化。王老師能夠解開心中多年來的糾結，已

非易事，還能行使即便是一般同事也不會行使的禮儀，

令人對他更加尊敬。


